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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长江初愈 盼从休养生息走向生生不息

《孟子》云：“数罟不入洿池，鱼鳖

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亦有言：“竭

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当

下的长江正在休养生息，而人们期盼

的，是中国第一大河的生生不息。

“禁渔效果怎么样，渔民生活好不

好是关键衡量指标之一。在2024年，

我们会利用好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

态保护战略研究中心的平台，继续开

展‘十省百县千户’的调研。”陈廷贵介

绍，退捕后渔网、渔具的销

毁曾带给渔民一笔补偿款，

可难保有“坐吃山空”的情

况，今年会特别关注曾经是

贫困户的退捕渔民，尤其是子女上学、

重大病患情况。

潘迎捷补充说，各地均组建了渔

政协助巡护员队伍，补充了监管力量

的不足，其提供的公益性岗位也是退

捕渔民转产安置的重要途径，但如何

长期维持，在经费、管理上还有不少问

题，亟需“可持续方案”。

“水生野生生物出现在人类面前

的频率并不高，但还是很重要。不能

因为保护不到位，导致它们无声无息

地消失。”长江口联合实验室透露，今

后将建立健全长江口水生生物监测体

系，开展关键物种保种养殖和核心物

种的人工繁育。科研人员解释，做好

保种就有了慢慢恢复的希望，虽然现

在的生物技术要恢复一个自然种还很

难，但未来技术突破后或许能打开新

局面。

此外，长江口联合实验室还将以

长江口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为

抓手，完善管理与生态修复能力；并构

建合理化增殖放流长期方案。

“对地方而言，储备水生生物监测

和保护方向的人才，非常重要。”潘迎

捷指出，长江口联合实验室也要“抢人

才，上AI”，扩充科研队伍，推进学术交

流活动。

长江不歇脚，生命不停息。长江

是一道必答题，回顾十年禁渔的“上半

场”，答卷带来希望；展望古老长江的

新一页，鱼翔浅底江豚跃的美景，需要

更多人保持耐心和定力，埋头实干。

“长江禁渔的工作是长期的、是大众

的，为了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

民，现在正当时。”

春潮迷雾出刀鱼。曾经，每每清

明时节，长江刀鱼上市前后，关于它的

话题便在申城大街小巷热起来，而“价

格涨没涨”尤其受到关注。

据记载，刀鱼年产量曾高达4000

多吨。到了20世纪90年代，年产也有

1000多吨。而在禁捕前夕，年产量下

降到60多吨。渔汛缩短到只有三五

天，个头也越来越小。

“每年科研人员都能采到样本。

2018年至2020年，监测到的刀鱼平均

个体体长不足10厘米，平均体重不到

5克。”长江口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与保

护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长江口联合

实验室”）秘书长韩东燕给出一组令人

震惊的数据。

当生活不再因为“绝户网”戛然而

止，刀鱼开始“胖”起来——2021年至

2022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刀鱼的平均

体长突破10厘米，体重也翻了一倍。

而最新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

生境状况公报》也点出，四大家鱼、刀

鱼等资源恢复明显，刀鱼能够溯河洄

游至历史最远水域洞庭湖……

长江江豚也在“回归”。“现在在长

江里看到江豚，不是那么稀奇了。”韩

东燕感叹。作为长江水生生物食物链

顶端的存在，江豚是长江生态环境质

量的“晴雨表”。长江江豚的数量曾急

剧下降，2017年跌至谷底，约1012

头。十年禁渔后，江豚的口粮多了，

也不会陷入“天罗地网”无法脱身。

最新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

1249头。这是自2006年有监测记录

以来的首次止跌回升。

“禁渔后的两年内，长江口水域累

计监测长江江豚35头次，较禁渔前有

较大提升。”韩东燕告诉记者，单次目击

最大种群数量8头，较禁渔前增加

33%，说明有宝宝降临了，家族壮大了！

“过去，我们科学考察一个航次只

能发现两三尾东方鲀，禁渔后随机一

个监测站就能发现六七尾，而且个头

也变大了。鲈鱼等出现的数量也明

显高于禁渔前的监测数据。”韩东燕

欣喜地介绍。

“长江口，是能为长江坐诊把脉

的地方。”长江口联合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主任潘迎捷教授开门见山。

绵延6300多公里的长江，从江

苏镇江开始，便进入了三角洲河

段。而在江阴以下的河口段，江面

不断扩张成喇叭状。从北面的启东

嘴到南面的南汇嘴，长江口的宽度

达91千米。由江水带来的泥沙进

入河口区，经咸淡水交接汇合，发生

絮凝作用并引起下沉，于是，又孕育

了诸多沙洲。

在长江口，中华绒螯蟹和银鱼

在此地产卵繁衍；中华鲟幼鲟、刀鱼

和凤尾鱼在这里索饵成长。因此，

长江口就是产卵场、索饵场、育幼

场，亦是中华鲟等洄游性鱼类的必

经通道。

“长江口对于生态的重要性，主

要体现在其对河口主要渔业资源和

保护动物的生态功能。”潘迎捷分

析，长江口的生态一旦失衡，就像是

扼住了这些重要渔业资源和保护动

物繁衍生息的咽喉。

在老一辈渔民的记忆里，长江

口曾有过“五大渔汛”：凤尾鱼、刀

鱼、前额银鱼、白虾和中华绒螯蟹。

时过境迁，“忽惊网重力难牵，打得

长鱼满船喜”只能停留在回忆和传

说中了。更令人心痛的是，长江口

的生物多样性明显退化，濒危水生

动物逐年增多。

“保护长江口的渔业资源，修复

治理长江口的生态环境，刻不容

缓。”潘迎捷指出，长江口联合实验

室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21

年春天成立。

韩东燕补充说，实验室成立至

今，完成了8个季度的水生生物资

源监测任务，包括长江口全水域40

余个监测站位，共组织出航60余

次，已完成了2万余尾的水生生物

监测数据报备，“实验室还研发了具

备鱼探仪功能的小型监测浮标，解

决了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生物资源

量的问题”。

“中华鲟！”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

后，几乎所有专家不约而同说出了这

个答案。更准确来说，是以中华鲟为

代表的长江珍稀鱼类。

长江里的“双白”——白鲟和白

豚，已经告别了人类，游入了最深最深

的湮灭之河。每每这样的消息传出，

万千网友无不表达着痛心和惋惜，“我

们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

在渔民代代相传的谚语中，就有

“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一

说，而“灭绝”的结局，似乎像一个黑

洞，正拉着中华鲟坠入无尽深渊。“科

研人员已经连续五六年没有发现中

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了。”上海海洋大

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教授严肃地

指出。

唐文乔介绍，中华鲟是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多年维持在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物

种名录的“极危”等级，“对于水生生物

的保护，仅靠禁渔是远远不够的，对于

像中华鲟这样的河海洄游性鱼类，它

的栖息地、产卵场、育幼场的修复，对

于物种的保护都不可或缺。”

记者了解到，葛洲坝上游曾有600

多公里、20多处的中华鲟产卵场，它们

每年会在众多“产房”里选择最合适

的。葛洲坝修建后，中华鲟无法上溯，

不得不屈居坝下约4公里，不到1平方

公里的区域产卵，“多选题”陡然变成

“是非题”。三峡工程蓄水后，让长江

的水文、水温节律发生改变，进一步

冲击中华鲟的自然繁殖。“到了产卵

时间，‘产房’达不到标准，导致的后

果就是中华鲟的性腺退化。”唐文乔

解释。

长江口联合实验室的监测证实了

大家的担忧，“2021年首次未监测到中

华鲟；2022年监测到6尾中华鲟，均是

带有标记的长江上游增殖放流个体。”

潘迎捷告诉记者。

同样不容乐观的，还有申城市民

颇熟悉的、“中国四大名鱼”之一的松

江鲈。监测发现的松江鲈大多出现在

二三月，平均体长117毫米，平均体重

26克，推测为增殖放流个体，目前已多

年未见其自然繁殖。

“保护长江珍稀物种的力量和速

度，要和它们的灭绝速度赛跑。科学

家如果跑不赢的话，物种就灭绝了。”

潘迎捷坦言。

更多人正全速“跑”着。上海市水

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正将生殖

干细胞繁育技术用于中华鲟的繁殖研

究，以期扩大种群。同时，上海持续多

年开展了珍稀濒危水生动物增殖放流

活动，累计放流中华鲟、松江鲈、胭脂

鱼等珍稀、珍贵物种85万余尾，底播

底栖生物300余吨。
十年禁渔是一场持久战。冲刺

“一年起好步、管得住”，迈过“三年强

基础、顶得住”，步入“练内功、稳得

住”的新阶段，也面临着长江“初愈”

后“治疗方案”的科学研判。

“禁渔不是禁鱼。长江传统捕捞

业的业态不可持续，这一点毋庸置

疑。”潘迎捷指出，然而长江鱼类资源，

尤其是经济鱼类的科学合理利用是

可以有序发展的。在他看来，在“练

内功、稳得住”的新阶段，两个问题绕

不开：如何更有利于渔业资源的保护；

如何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特别是那些

人放天养的生态型优质鱼类。

唐议解释，鱼水相依，鱼少了水

草疯长，水质恶化；反之，鱼多了，水

生态失衡，水质同样恶化。过去，一些

封闭湖库，每年都会增殖放流，也会回

捕相应数量，维持水生态环境。十年

禁捕后，放流照旧，捕捞不再。湖泊

草食性鱼类过快增长，沉水植被遭遇

破坏，湖泊降解污染能力反而降低了。

记者了解到，湖北省5个湖库曾

于2022年开展生态捕捞试点工作，生

态捕捞实行“一湖一策”，有严格红

线。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捕捞仅涉及

禁捕保护区中的小部分湖库，长江干

流、支流依然实施最严格的禁捕政策。

“十年禁渔是调整优化渔业生产

模式和管理模式的重大机会窗口。”

唐议说，十年禁渔期满后如果开放捕

捞也会和过去不同，应是组织化的行

为、生态型方式，捕捞总量实行配额管

理。通过生态捕捞，或有利于湖泊水

质好转，同时将生态优势转化成为生

态渔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

“不过，这同样需要科学分析渔

业资源动态变化，总结生态风险管控

长效机制的经验。”唐议补充道，“禁

渔后，湖泊的水质生态先好起来，长

江支流次之，干流恢复最慢。那么对

于鱼类资源的管理，就可以‘反其

道’，这是禁渔带来的启示。”

值得关注的是，非法捕捞呈现新

特点，尤其是非法捕捞手段由“电、

毒、炸”等传统方法逐渐转向新型禁

用渔具、钓具。一些新型禁用渔具更

易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获得，给执法部

门带来了较大挑战。“近年来，垂钓产

业蓬勃发展，钓竿、钓线、钓钩、钓饵

各有市场。可部分休闲垂钓却‘变了

味’，一人几十竿，一竿好几根线，变

成了捕捞性钓鱼。”潘迎捷指出。

在潘迎捷看来，界定休闲垂钓和

捕鱼并不容易，而且垂钓者们也更多

选择监管“盲区”的偏僻天然水域，“禁

渔的监管不仅涉及渔业部门，还有公

安和市场监管等。要打破‘九龙治水’

的流域保护常规做法，各管理部门形

成合力，并与时俱进更加精细化”。

多年前，人们恍然间意识到，
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实行“十年禁渔”，开启
了全球大河流域生态保护先例。
走过“强基础”的前三年，长江禁
渔伴随着新年的曙光迈入了新阶
段。不可否认，长江在被治愈，一
江两湖连七河，十年禁渔初见成
效。可离“草秀故春色，梅艳昔年
妆”，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早在2018年就关注到

了长江之痛，从《刀鱼之困背后是
长江之殇》开始，就呼吁“防断子
绝孙，护生态环境”；在《禁渔十年
“药方”能否治愈长江？》的讨论
中，感慨“救鱼，也是在救人”；也
在《一别三年 又见鳤鱼》的喜悦
中，明确指出长江恢复，“鱼说了
算”（见下图）……
长江禁渔迈入了第四个年

头。禁渔“成绩单”怎么样，退捕
渔民的“新生活”如意吗，新阶段
要关注什么新问题……记者多方
走访，试图拉直长江禁渔的六个
问号。

十年
禁渔

    年是长江十年禁渔的第四年，
目前有哪些“看得见”的成绩？

一
问

都说“长江禁渔看长江口”，上海
所处的长江口缘何那么重要？

二
问

渔民退捕、离船上岸转变生产方式
后，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了？

三
问

“长江禁渔，要有将心比心的帮

扶！”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

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廷贵教授如

是说。十年禁渔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只有解决好渔民上岸后的生产生

活问题，禁渔才有稳定、扎实的社会

基础。

长江禁渔实施后，为确保渔民退

捕后的生产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农业

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

了《“十省百县千户”长江退捕渔民跟

踪调研实施方案》。“长江流域建档立

卡的退捕渔民共计23.1万。我们从

中选取十个省、每省再选取十个县，

并根据性别、年龄、专业等在每县抽

取渔民，开展为期十年的跟踪调研。

当前在跟踪调研系统的退捕渔民为

3881名。”陈廷贵介绍。

很多上海市民听过“刀鱼王”彭

海兵的故事。1972年出生的崇明汉

子20岁就开始和人合伙做贩刀鱼的

生意，后来又自己买船、造船，出去

捕捞，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手下有

四五十条捕鱼船。前几年他放弃了

刀鱼生意，转而成立了“鲟豚使者联

盟”志愿组织，变身中华鲟自然保护

区的一名志愿者，还协助科研人员开

展项目。

显然，不可能所有渔民的转型都

能那么顺当。“渔民心里也都有杆

秤。”农业农村部长江水域生态保护

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唐议教授

说，“目前来看渔民基本做到了‘退得

出、稳得住’，可离‘能致富’还是有一

定距离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第一季

度，中央和地方累计落实禁捕退捕补

偿补助资金272.31亿元；沿江约16万

名有就业能力和就业需求的退捕渔

民转产就业；约22万名符合参保条件

的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021年以来，上海海洋大学联合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西南大学、安

徽师范大学等组建团队，利用暑假对

跟踪调研系统中的3881名退捕渔民

进行入户调研。“这些渔民来自121个

县 550多个乡镇，其中灵活就业

26.1%，企业吸纳22.2%，公益岗位安

置17%，自主创业17.8%……月平均

收入3900元。”陈廷贵给出一组数据。

陈廷贵指出，尽管就业率可观，

但部分退捕渔民仍面临就业质量不

高、经济收入增长缓慢等现实，“有些

渔民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缺乏除捕

鱼之外的其他就业经验和技能。尽

管地方政府花大力气开展再就业培

训、组织招聘活动，但适合他们的岗

位仍然有限。”

不过有一点，陈廷贵感触良多。

在入户调研过程中，他对100多位受

访渔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还愿意让

下一代从事捕鱼吗？没有一个人说

愿意。有个上小学的“渔二代”告诉

他，大夏天再也不用穿着防水衣了，

现在坐在教室里，很开心。

“这是长江十年禁渔‘为全局计、

为子孙谋’的生动注脚。”他感叹。

长江禁渔“三年强基础”后，当前最
紧迫的关注点是什么？

四
问

禁渔好比是给长江“治病”的重要举措。临床上，医生会根据病症动态调
整治疗方案。十年跨度较长，是否需要补充或科学调整举措？

五
问

十年禁渔的“下半场”，
上海还能做些什么？

六
问

本报记者 郜阳

长江口上海

常州 江阴

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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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长江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坝下游大江水域逐浪嬉戏
图 IC

■ 2023年2月，松江区多部门开展黄浦江松江段渔政同步执法巡查行动，确保禁渔
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迈过“强基础、顶得住”前三年 步入“练内功、稳得住”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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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国“放鱼日”，上海长江大桥北岸东侧海警码头水域开展增殖
放流活动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2021年末，上海科技馆主办“大江行地”长江主题科普展，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白鲟、中华鲟等珍稀鱼类模型亮相 孙中钦 摄

六
问


